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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缗，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 691
年，芈姓，若敖氏，斗邑人，是楚武王熊
通麾下的大夫。在中国行政制度史
上，斗缗曾经留下特殊印记。他是史
称“中华第一县”的权县首位行政长
官，因为野心膨胀，发动叛乱，最终身
死名裂。

权县，前身为权国，是一个邻近楚
国的先秦小诸侯国，由商王武丁的后
裔建立，国君是子姓，名为子元，史称权
文丁。关于权国灭亡与权县设立，《左
传》有明确记载：“初，楚武王克权，使斗
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
阎敖尹之”。杜预注：“权，国名，南郡当
阳县东南有权城。”具体来说，就是在公
元前 704 年，楚武王熊通率军攻伐随
国，顺路攻克了权国，随即摒弃当时普
遍实行的分封制，将权国故地设为县，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产生的“县”域管
辖建制。按照杜预所注，权国的故地，
大致上位于今湖北当阳东南。

因为参与灭权国有功，斗缗被楚
武王任命为权县的首位行政长官，当
时称“权尹”，亦有“县公”“权公”等别
称，相当于后世的“县长”。楚武王对
斗缗寄予厚望，而这一任命本身，也体
现了楚国早期县制的特点，亦即：县尹
由楚王直接任命，不世袭，直接对楚王
负责。这些，是与分封诸侯高度自治
截然不同的。值得一提的是，斗缗并
非普通的大夫，据史料记载，他实际上
是楚武王的叔父。从斗缗这一身份，
也侧面说明，楚武王对权县的治理是
给予了高度重视。

然而，任职后，斗缗心态逐渐发生
转变。一方面，他认为“县尹”的地位
和权力，远不及分封制下的诸侯；另一
方面，权国遗民怀念故国，不断怂恿斗
缗复国。最终，斗缗背弃了楚武王，率
领权国旧贵族和遗民发动叛乱，企图
恢复权国旧制并自立为权国国王。

面对叛乱，楚武王反应果断，立即
派遣大军围攻权县，叛乱很快被平定，
斗缗于公元前 691 年被杀身亡。平叛
后，楚武王为杜绝后患，将权国遗民迁
徙至“那处”（位于今湖北沙洋），另派
阎敖担任新的管理者，并由此总结经
验教训，此后灭国设县时，均将亡国公
族迁离故土，从而加强管控。

斗缗的叛乱虽以失败告终，却留
下深远的历史影响。从制度发展来
看，这次叛乱成为楚国完善县制的重
要契机，推动了县制行政模式的巩固
和推广，此后逐渐被各诸侯国效仿，最
终成为秦汉郡县制的前身，影响了中
国地方治理两千余年。从姓氏源流来

看，据《姓源》记载，斗缗的子孙为避祸或纪念祖先封
地，改以“权”为姓，不再沿用芈姓斗氏，家族后裔由
此融入了子姓权国的世系之中。

至于史称“中华第一县”的权县，具体位置究竟是
哪里？一说是位于今湖北当阳；一说是位于今湖北沙
洋。笔者认为，都有道理，因为权国的故地，大致上位
于今湖北当阳东南，说当阳无可厚非；但是后来，楚武
王将权国遗民迁徙至“那处”（位于今湖北沙洋），说沙
洋也很明确。是否可以说，“权县”大致范围在今湖北
省荆门市沙洋或当阳一带？查阅当代文献，主要观点
认为，“中华第一县”权县位于今湖北沙洋。

对于斗缗的一生，后人多以其叛乱为戒。文献
认为，他本来可以凭借“中华第一县”以及“首位管理
者”的身份名垂青史，却因野心膨胀葬送性命、背负
骂名，斗缗的经历不仅是个人命运悲剧，更是警示后
人：权力当有边界，欲望需受约束，背离历史发展趋
势与信任者，终将自食恶果。

翰墨荆楚􀃊􀁍􀁛·名家

绿云玄玉

作者 郭方颐

楚史漫谈

偃月城访古偃月城访古
——田园调查手记之十二·偃月村

□ 叶继程

湖北荆州城墙11号马面考古——

从一段城墙看千年文脉接续

文化荆州·城事

2月 4日立春，春打六九头。本以为是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不料江汉平原阴着
一张外交脸。因早与《观音垱镇志》编辑部
的几位朋友约定，探访偃月城遗址，天气霾
着，亦无选择。

时近年关，G318国道上，车辆较往日
更加密集，车身上裹挟着异乡的滚滚风
尘。江汉平原上，冬小麦铺展着沉厚墨绿，
田埂边野菊凝着白霜，几株早梅疏枝缀蕊，
剪映着偃月村的温柔。车行至偃月村地
界，柏油路戛然而止，爬满荒草的泥土路，
在田间蜿蜒。路的尽头，西垣南端那方清
代青石石碑横屏眼帘——像守着田埂的孤
叟，碑面阴刻的“关圣帝偃月城故址”八字，
百年风雨磨得边角发浅，却仍在田埂与夯
土垣间执拗挺立，成了这片土地最醒目的
历史硬戳。

乡亲们把这里叫侴潭城，“侴”字读
chòu，是江汉平原少见的姓氏。《观音垱镇
志》执行主编陈大林先生告诉我们：这是早
年侴姓聚居者留下的地名，后因音近传作

“俞潭城”“剑潭城”，直至乾隆《江陵县志》
载“城状如偃月，一曰偃月城”，这个因形得
名的名号，才顺着长湖水波流传至今。而
城名背后，最让村里人津津乐道的，仍是关
羽筑城、驻军的传说，这则口耳相传的故
事，在夏夜纳凉的竹床上，冬日围坐的火塘
边，被讲了一代又一代。

相传，三国时关羽镇守荆州，某日策马
至此。与农夫打赌，誓于鸡叫前在长湖之
畔筑四十八里城池。他挥刀筑垣、踏马成
壕，城垣将成时，误将村妇簸谷声当作鸡
鸣，仓促收工，留下弯如新月的未竟残垣，
得名“偃月城”，东南角缺口也成老人口中

“关将军的遗憾”。关羽亦以偃月城为驻
军之所，单日在金潭镇操练陆军，双日于
长湖堤堰山训练水军。一次暴雨夜泊泥
港湖船家畅饮，酒醒后发现大印遗失，幸
得渔民拾得送还。他感念此间淳风，便在
乡民屋台旁垒土筑垱、勒碑铭记，命名“印
台”，此地后冠“新”字更名新台村，传为佳
话，后人有诗赞：“当年关羽镇荆城，操演雄
师宿水浜。诚意村夫留美誉，新台不负印
台名。”

张飞闻讯挑土助兄，赶至侴潭城边时
闻“鸡鸣”、见城垣初成，便将两箕土倾于路
边，化作“张飞遗土”。虽经岁月侵蚀，这两
处土堆仍比周边田埂高出几分，与清代石
碑上“侴潭店者，关圣帝旧驻军处也”的刻
文，共同印证着三国传说在乡土间的深厚
扎根。多少年来，村里人守着这片夯土垣，
春耕秋收时路过城址，总会不自觉放轻脚
步，仿佛怕惊扰了当年驻兵于此的关将军。

蹲下身，我摩挲那方清代石碑，青石表
面布满细密冰裂纹，是百年日晒雨淋皴出
的掌茧，刻字凹槽里嵌着深褐色泥垢，混着
冻土的腥冷与枯草的淡香。指尖划过“偃”
字撇捺，能摸到石屑在岁月里磨出的圆润
弧度。碑座半陷在湿润黑土中，贴着几株
荠荠菜，嫩白根须缠在碑脚麻点纹路里，似
在替土地攥住这段传说。陈大林先生说，

这碑原是一对，另一块刻着侴潭店与关羽
驻军的记载，嵌在城垣上，还有一块立于侴
潭店旧址。如今侴潭店虽不复当年集市模
样，只剩几栋土墙黑瓦老屋，但那方石碑仍
被村民细心保护，虽字迹漫漶，仍能辨认

“关帝驻军”字样。
沿着西垣残迹往北走，脚下坑坑洼洼

的泥土混着夯土颗粒，结着薄冰的土层踩
上去脆响。城垣上长满芭茅与蒺藜，枯硬
草叶为残垣添了几分苍劲生机。这是偃月
城现存最完整的一段，长 200米，高 3至 4
米，基宽约 15 米，至墙顶渐收窄到 3 至 5
米，是典型的古代夯土城垣形制。伸手抚
上墙面，粗糙质感硌着指腹，清晰可见当年
版筑痕迹，一层层夯土叠压如书页，凝聚着
古代工匠的心血与巧思。抠下一块松动夯
土，断面混着炭屑与青灰色泥质陶片——
这便是解开偃月城真实年代的钥匙。

民间三国传说再热闹，终究抵不过考
古发现的真实答案。荆州市文物保护中心
与江陵县文管所曾多次对偃月城遗址勘探
试掘，城址内 3米厚的文化堆积层叠压着
宋、明遗存，核心区域出土遗物均属宋代，
并无三国时期陶片、铜器、砖瓦。考古人员
清理出大量北宋泥质灰陶片、青釉瓷片及
少量白釉瓷片，多为碗、盘、罐等民用器残
件，带有宋代湖田窑、吉州窑风格，还有饰
有云纹的宋代瓦当、筒瓦残件，与荆州地区
其他宋代城址出土器物形制一致。

这些发现清晰表明，偃月城并非三国
关羽所筑，实际建造与使用年代为宋代。
民间流传的关羽传说，更多是后世乡民对
三国文化的美好附会，是江汉平原这片三
国文化沃土上，人们对英雄人物的情感寄
托。为何宋代城垣会附会关羽传说？或许
因其地处荆州城东35公里长湖之畔，是古
代荆州东部重要聚落，而荆州作为三国重
镇，关羽镇守荆州的故事深入人心，后世乡
民见城垣便自然与之联结，清代《江陵县
志》与碑刻又将这份附会正式记载，让传说
与历史交织，成了偃月城独有的文化特质。

东垣境况比西垣更为残破，30米长的
墙基埋在大堤外苗圃队草木中，被枯黄狗
尾草、苍耳与杂树枯枝覆盖，若非陈主编指
引，难辨是偃月城东垣。拨开枯疏草木，可
见夯土断面，夯层清晰且混着宋代陶片，只
是经常年水土流失与人为扰动，墙基已比
当年低了不少，部分与周边冻田齐平。作
为土生土长的偃月村人，陈主编告诉我们
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垣还较完整，西垣
能沿墙顶走到侴潭店，东垣也可见完整轮
廓，后来村民盖房取土、修路垦荒，＂巴掌
大扁担长，都要种上革命粮＂城垣渐遭破
坏。若干年后，等文管部门保护时，只剩如
今两段残垣。他指着不远处老屋，屋基砖
块中仍可见城垣旧砖痕迹，那些带绳纹的
宋代青砖，被村民垒进墙里，成了历史的另
一种延续。

陈大林先生是偃月村土著，亲眼见证
偃月城变迁。他兴致盎然地谈起幼时印
象：“那时候城墙上芭茅比人还高，冬日枯

茅覆着薄雪，我们一群孩子在城墙上跑，城
根下挖蛐蛐、捡瓦罐碎片，大人告诫我们说
那是老祖宗留下的，不要乱扔。当年侴潭
店有茶馆酒肆，逢集时十里八乡的人都来，
热闹得很，城垣边老槐树枝叶茂盛，能遮半
亩地的阴。”陈先生说话带着观音垱湖区特
有的尾音，眼神望向夯土垣，似看见了当年
热闹光景。他说，小时候听爷爷讲关羽故
事，总以为是真的，长大后才知是宋代城
池，但心里仍愿意相信，关将军曾在此驻兵
饮酒，感念乡民善意留下印台佳话。

跟着陈主编往侴潭店旧址走，穿过一
片长出新枝的柚树林，陈主编指着一处老
屋墙基的石碑说，这是另一块清代碑刻，前
些年修路被埋半截，村民发现后挖出立在
此处，碑身刻“侴潭店记”，字迹漫漶，仅隐
约辨认“关帝驻军”“宋时集市”字样。据
《江陵县志》与考古资料，宋代侴潭店因大
漕河疏浚，成为连通长江与汉水的漕运枢
纽，商船云集、市井繁华，与沙头市齐名，南
宋《舆地纪胜》载其“去城六十里，亦江陵一
市井也”，而偃月城便是这处市井的防御屏
障，守护着一方安宁。陈先生接着说，现在
村里年轻人多外出打工，只剩老人孩子守
着村子与城址，文保部门每年巡查，给石碑
围了护栏，村里也立了保护牌，村民们都成
了“护城人”，不再随意取土，还会主动清理
城垣枯草。“这是我们偃月村的根，不管是
三国传说还是宋代城池，都是老祖宗留下
的，得守好。”朴实的话语里，听得出他对这
片土地的真挚情感。看着远处冬麦与残
垣，碑脚那丛顶着嫩黄花的野菊，我心中生
出别样感触。偃月城的魅力，正在于传说
与历史的交织——三国烽火虽未在此点
燃，却因乡民附会留下英雄印记；宋代市井
虽湮没黄土，却凭考古陶片还原当年繁
盛。那些夯土上的版筑痕迹、石碑上的漫
漶字迹、口耳相传的传说、考古发掘的资
料，共同构成了偃月城的历史，让这座宋代
残垣有了温度与灵魂。从宋代漕运市井到
如今冬麦乡里，偃月城的夯土垣在长湖朔
风中守了千年。传说里的兵戈佳话，终究
抵不过眼前麦浪凝绿；宋代陶片，也终究与
冬麦根须缠在一起，融于黑土。而那些刻
在石上的字、留在土里的陶、藏在人心里的
传说，不会消失，它们会随着冬麦拔节、季
风的流转，在偃月村田垄间长满一季又一
季沉硕的果实。

临走前，我再次回眸西垣南端石碑，湖
风穿过芦苇枯穗，发出细碎声响，似百年前
的低语，又似河柳诉说岁月故事。碑脚野
菊花在冻土上倔强绽放，像这片土地上的
乡野村夫，像这座守了千年的偃月城。湖
风薄凉吹过残垣、田埂，迁徙的候鸟从偃
月城飞过，把遗址传说带往远方。而这片
六气四时的土地，依旧冬耕春种，那些脸
朝黄土背朝天，佝偻着身躯的老农们，则
世世代代守着这些传说与历史，在江汉平
原腹地，静静绽放着文史散文笔下独有的
乡土美韵。

偃月残垣藏宋韵，荆乡传说绕关城。

在荆楚大地的晨雾中，一段沉默千年
的城墙剖面，诉说着文明的层叠记忆。日
前，位于湖北荆州城墙11号马面考古发掘
现场的荆州城墙考古遗址展示馆面向公众
开放。该馆系统展示唐代至清代荆州城墙
的演变历程，阐释我国南方砖城墙千余年
的发展脉络。

荆州城墙现存城墙为明清时期建筑，平
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墙周长11.28公里，有
6座古城门，均设瓮城，建城楼、箭楼，是我
国现存延续时间较长、跨越朝代较多，由
土城演变为砖城且保存完整的古城墙。
作为“中国明清城墙”的组成部分，荆州城
墙已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11 号马面位于荆州城墙北段东侧，
2019年至2022年，为做好荆州城墙保护修
缮展示工作，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荆州博物
馆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城墙剖面清晰揭示
了城墙的内部堆积层次和建筑结构。荆州
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展示
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在文物相关部门的指
导和支持下，荆州科学设计、精心施工，建
成了荆州城墙考古遗址展示馆。

站在荆州城墙考古遗址展示馆内，眼

前是一道跨越千年的城墙剖面。它就像一
幅纵向展开的历史长卷——唐代土垣、五
代砖墙、宋代护坡、明代石基、清代修缮，各
个时期的城墙如年轮般叠压，形成“墙包
墙”的奇特构造。

凝视这段剖面，看到的不仅是中国南
方砖城墙的发展脉络，更是一个民族在时
间长河中不断重建、始终屹立的精神象
征。这段剖面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并非

“推倒重来”，而是以“层累式”的形式出
现。每一时期的建设者都尊重并利用了前
人的成果，在旧基上筑新城，每一次修缮加
固都是文化的接续。

该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田勇介绍，这
段城墙初为唐代纯夯土城垣，明确了本段
墙体的年代上限，见证了早期土城的营建
技术。五代墙体是最早的砖砌结构，采用
错缝垒砌工艺，内侧夯土护坡分层夯实，防
御性能较前代显著提升，标志着城垣建材
与技术的转变。宋代增筑夯土护坡，明代
改为砖石外包，清代延续使用，这一完整序
列为研究砖包城墙的形态与演变提供了关
键标尺。该考古发掘项目获2022年度“湖
北六大考古新发现”。

“五代砖墙中发现大量汉代至唐代的
墓砖，与《五代史》《十国春秋》等文献所载
五代时期南平（荆南）国主高季兴‘取冢墓砖
以甃城’相印证，是我国考古迄今发现最早
的砖城墙。”荆州博物馆馆长杨开勇说。

进入宋代，荆州作为长江流域的军事重
镇，战略地位愈发重要，城墙也历经三代改
建。宋代并未推翻五代城墙，而是沿用其外
墙，仅通过增筑内侧夯土护坡、加高墙体顶
部、增设内坡排水沟等方式优化强化功能，
既适配火药技术发展后战场防御的新需
求，又兼顾南方城市多雨易涝的防洪诉
求。到了明代，荆州城墙迎来一次重大改
建，采用砖石外包工艺。清代则基本延续使
用明墙，最终形成了如今看到的墙体格局。

层层叠压的砖石，恰如中华文明传承演
进的生动隐喻——每一代都在前人的基础
上修筑、加固、创新，既尊重传统又勇于变
革。据了解，发掘过程中，还发现“後”“鄂”
字文字砖、明代“万历十年”文字砖等文物，
使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形成完美互证。

荆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表示，荆
州城墙11号马面堪称
一部“活的城墙建造
史”，该展示馆建成开
放是推动考古成果转
化、促进文旅融合的
重要实践，荆州将持续
深化“考古+文旅”创
新，搭建文明对话平台，
让文化遗产真正“活”
起来。

（原载 1 月 31 日
《中国文化报》2版）


